
楔子 魔法的樂曲 

瑞克正在房間裡寫作業，現在是晚上十點，時間已經很晚了。老師像瘋了一樣指

定了那麼多作業，他難道不怕學生會投訴他嗎？ 

他嘆了口氣，多希望不用去上課啊。大人們永遠不理解他是多麼厭惡學校。父母

親也曾經上過學，他們在這個年紀的時候肯定會告訴自己，我將來一定會理解自

己的孩子，給他安全感和保護，不過……他們長大之後就忘了這一切。 

他最討厭他們說「在我讀書的時候……」這樣的話。 

停下手中的筆，他瞪著那一疊作業本。如果是一個人的份，他早就完成了，但是

現在他要再做七份才行。 

那些壞蛋，他不滿的想，那幾個人似乎晚上打算去哪個酒吧玩，就將作業丟給他。 

「如果你不做完我們的，」他還記得為首的高大男孩用惡劣的語氣說：「我保證

你的書包和衣服會出現在某間女廁裡，然後你就等著校長約談你爸媽吧！」 

非常明確的脅迫語氣以及嚴重後果，讓瑞克默不作聲地將那七本作業收到自己的

書包裡。 

不知道能不能在十二點之前完成？那群傢伙現在正在酒吧裡喝酒狂歡吧，上回的

舞會也是，愛咪明明邀請了他，但是他卻因為必須做作業而不能去參加，結果她

到現在還不願和他說話。 

他闔上自己的作業本，然後機械地拿起下一本，那瞬間他有種乾脆撕了它的衝

動，但最後他還是將它打開，然後寫上一道題目的答案。 

忽然，安靜的街道上傳來奇異的聲音。 

他放下筆，皺著眉來到窗邊，看看到底是什麼東西發出這種聲音。 

那聲音其實很好聽，有點像豎琴，又混合著風笛，他在音樂課時學過風笛，不過

對豎琴只是知道而已。 

窗戶在他床邊，於是他爬上床，輕輕掀起窗簾一角，好奇地往外面看去。 

他家公寓就位於鎮中心，因為這是座很小的城鎮，晚上除了東區那排酒吧街熱鬧

一點，大部分商店都打烊了，街上也不太會有人，只有趕著回家而經過的幾輛車。 

現在路燈將整條街照得明亮無比，在路中間，一個穿著白色蕾絲洋裝的金髮女人

坐在一張黑色椅子上彈奏豎琴，在她的身邊是一個十分英俊的男人，正在吹奏風

笛。 

風笛聲歡快地從他修長的手指下流洩出來，將瑞克因為寫作業而鬱悶的情緒一掃

而空，彷彿連靈魂都隨著音樂節奏跳起舞來。 

在明亮的燈光下，瑞克看到男人有一頭淺栗色頭髮，戴著一副銀邊眼鏡，他的手

指修長白皙，好像一個養尊處優的王子一樣。 

而他身邊的金髮女人也十分美麗，她有一頭金色鬈髮，一直傾瀉到路面上，那起

伏的弧度像金紗一般漂亮。 

那麼長的頭髮整理起來一定很麻煩吧，不過絕對吸睛。她的裙子上用白色絲線繡

著無比繁複和精細的花紋，當風吹過時，層層疊疊的白色蕾絲如同波浪一樣起

伏，帶著一種令人屏息的精緻和美麗。 



風笛和豎琴的聲音那麼柔和美妙，在夜色中顯現出白日般的活力，瑞克沉浸在樂

聲中，連必須完成的作業也拋到腦後。他看到旁邊一輛駛過的車子放慢速度，然

後緩緩停下來，熄了燈。 

他愣了愣，隨即他察覺周圍除了樂聲竟然一點別的聲音也沒有，呈現出一種過分

的靜謐和詭異的氣氛。沒有電器運轉時的聲音，也沒有蟲鳴，他家公寓臨著馬路，

但卻沒有任何汽車發出的聲音。 

好安靜。 

只有他們演奏樂器的聲音。 

瑞克忽然一陣害怕，連剛才覺得如山澗中歡樂流洩的音符也透著讓他無法形容的

詭異。 

之前掀起那個女人裙襬的風停止了，就連空氣也彷彿靜止不動，他察覺到一股前

所未有的寒意。 

而那兩人繼續演奏著，女人的金髮與裙襬沒有飄動，靜止著如同一具會彈奏豎琴

的人偶，而旁邊的男人正閉著眼睛，就像正陶醉在音樂之中。 

當瑞克盯著那個男人看的時候，他忽然抬起頭望過來。 

那雙如同海洋般深邃的墨藍色眼睛，在玻璃鏡片後顯得十分溫柔，但是瑞克下意

識躲起來，緊緊拽著窗簾，幾乎想大聲尖叫。 

他看到他們腳下有一片黑影蔓延開來。 

他沒有見過那麼深的黑暗，彷彿來自地獄的底層一般，那黑影覆蓋了柏油路……

不，應該說是它正在吞噬這條路一樣。仔細看的話，裡面並不是純粹的黑暗，像

是有生命般的湧動。 

是亡靈正在那裡面掙扎，想要去更遠的地方…… 

第一章 絕殺的追緝 

「你們不能這麼做！」瑰拉不敢置信地瞪著安德烈。這在他腦海中演示過多遍的

場景終於出現，但他還真沒想到安德烈做起這些事來那麼順手和理所當然。「你

不能把我從占夢館裡趕出去。」 

「為什麼不能？」安德烈回視著他，手裡還拎著一個行李箱，「你也不想我和麗

芙流浪在外、居無定所吧？所以還是你離開這裡比較好。」 

瑰拉茫然地接過安德烈遞過來的行李，看麗芙在後面一副不捨的樣子，隨後安德

烈嘆了口氣，用無比憂鬱的眼神看著他。 

「別這樣……」瑰拉語帶乞求的說：「想想我們之前的日子，我從來不過問你的

風流債，還會為你擺脫那些麻煩……對了，還有你的信用卡帳款……我甚至救過

你的命……」瑰拉的語氣很令人同情，以致給人一種安德烈並不是瑰拉救的，而

是安德烈救了瑰拉的錯覺。 

安德烈本身就是個少見的美男子，加上優雅的舉止讓他的外表更具欺騙性，此刻

擺出的表情更是顯得十分難過，就在瑰拉以為安德烈打算改變主意的時候，對方

毫不猶豫地「砰」的一聲，關上大門。 

「我很抱歉，瑰拉，」安德烈隔著大門聲音無比溫柔的說：「我愛你，但是，有



時候，我必須選擇放棄……」 

瑰拉眨眨眼睛，看陽光傾瀉在臺階上、傾瀉在不遠處的圓形噴水池上、傾瀉在道

路兩旁的綠色草坪上…… 

「安德烈！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傢伙！」瑰拉從地上一下子站起來猛敲自己的屋

門，「給我開門！你們不能就這麼把我趕出去！」 

 

「他們不能這樣！」瑰拉拍桌站起，怒不可遏地看著眼前的男人。 

安彌夜茫然而無辜地看著他，小心翼翼地說：「你怎麼了？要不我們休息一下？」 

瑰拉的身體輕輕顫抖一下，然後重新坐回柔軟的單人沙發上，面對英俊的黑髮魔

神，他露出一抹僵硬的笑容，「抱歉，彌夜，我有些……呃，失神，你剛才說了

什麼？」 

男人漆黑的眼睛正溫柔注視著自己，好像無論自己做錯什麼都會被對方原諒一

樣—事實上，瑰拉覺得那就像兩泓能夠溺死人的黑水，潛藏著危險但又無比的吸

引人沉醉其中。 

「你剛才的反應……有點大。」黑髮魔神用溫和的聲音說，「想起什麼不愉快的

回憶了嗎？」 

「不……」瑰拉搖搖頭。剛才的事只是他的想像而已……但如果彌夜真的打算搬

到占夢館去的話，那麼他不能保證想像不會成真……「呃，彌夜，其實我有一件

事情想找你商量。」 

「什麼？」安彌夜微微偏頭，一副認真傾聽的樣子。 

「我想問……最近有什麼要出差的委託案嗎？」瑰拉雙手合攏捧住自己面前的咖

啡杯，滿懷希望地說：「我聽艾莉婭說猶他州的鹽湖城出了點事，我們要去那裡

嗎？」 

安彌夜舒服的靠向身後的單人沙發裡，此刻陽光穿過落地窗，溫柔地灑落在他身

上，讓他整個人都顯得懶洋洋的。在瑰拉的眼前，他就像一隻慵懶的貓一樣無害，

這當然是他刻意營造的形象，為了讓小心謹慎的蜘蛛更不設防。 

「噢，我已經派那邊的隊員去處理了，你不用擔心，」安彌夜輕聲說。 

「是嗎……」瑰拉不自覺地撥撥自己的瀏海，「嗯……你不用過去嗎？」 

安彌夜露出一抹懶散的笑容，輕輕搖搖頭。 

「那麼……」好失望，雖然逃避不是他的作風，不過他現在只能靠拖延來爭取時

間，他該如何讓安德烈和麗芙平靜地接受家裡住進一個魔神呢？ 

「我在等另一件事，瑰拉。」安彌夜忽然望向窗外，那裡是一片碧綠的草坪，靠

近屋子的地方放著兩張躺椅，撐著一把大陽傘，很有度假的感覺。 

「什麼？」瑰拉問，事實上，他對這些事並不那麼好奇。 

這裡是安彌夜的家，昨天他假借「還沒去過你家，我想看看」這個藉口過來，當

然晚上就在這裡住下。艾莉婭雖然不滿，不過在彌夜這個上司的面前，她也不敢

說些什麼，結果現在人一臉鬱悶地在院子灑水，看那動作和氣勢，簡直就像要將

那片草坪淹死。 



「等我拿到完整資料，我們恐怕要出一趟差了，」安彌夜忽然笑了一下，「聽說

是座風景優美的小鎮。」 

「我喜歡風景優美的小鎮，那個……」瑰拉猶豫了下說：「彌夜，我能不能……

在出差之前都住在你這裡？」說著，他擔心地看了眼艾莉婭，如果她聽到的話，

一定會非常不高興……不過非常時期、非常方案，他可不能讓彌夜就這樣搬進占

夢館。安德烈與麗芙一定會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將他趕出來，因為他們不敢

將魔神掃地出門，只要自己不在占夢館，那彌夜也不會想待在那裡。 

「你要住過來嗎？」安彌夜露出一抹有些驚訝的笑容。 

「我想反正過段時間就要出差，所以……」他緊張地吞了口口水，「可以嗎？」 

「歡迎之至，」安彌夜拿起他擱在桌上的手，放到唇邊輕輕吻了一下，「住多久

都可以。」 

真希望安德烈對彌夜也是這樣的態度。 

艾莉婭忽然站到落地窗前，顯然看到剛才上司的舉動，雖然不會當著安彌夜的面

說些什麼，但她不屑的眼神說明了一切。 

跨越種族的愛情果然很艱難。 

艾莉婭輕輕地敲了敲厚實的玻璃，然後指了指自己的手機。 

安彌夜從口袋裡掏出手機，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自動關機。大概是有人打安彌夜

的手機沒有接通，所以改打給艾莉婭。 

安彌夜打開手機，撥通一組號碼，然後安靜地傾聽，由於手機的保密性很好，連

瑰拉也沒辦法聽到對方在說什麼，安彌夜最後輕輕的應了一聲。 

「瑰拉，下午我有一個視訊會議，你要不要過來？」他放下手機說。 

「視訊會議嗎？」瑰拉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我去幹麼？」 

艾莉婭這時候已經走了進來，她穿著一身黑色蕾絲洋裝，顯得年輕可愛，不過瑰

拉一點也不想知道她到底幾歲了。 

她將手背在後面，瞪著瑰拉露出一抹陰森的笑容。「你當然得去，那可是關於艾

爾斯的會議。」 

瑰拉愣了愣，險些將手裡的咖啡打翻，事實上，這個陽光燦爛的早上真的不該提

到這個名字。 

「你要參加嗎？」安彌夜柔聲問：「如果你不想攪和進來的話，我不會勉強你。」 

「我要參加。」瑰拉咬咬唇說：「我也要參加你們的會議。」 

艾莉婭哼了一聲，並沒有說什麼，而安彌夜則露出一抹柔和的笑容，帶著無比的

縱容，好像無論瑰拉的回答是什麼他都尊重他。 

這一瞬間，瑰拉又有些迷惑了。這個魔神喜歡他似乎是無庸置疑的，只是偶爾安

德烈的警告還是會冒出頭，被信任的人背叛遠比一開始就被傷害痛苦百倍，他對

此曾有深刻體悟，也因而對彌夜他總有種想完全信任但又怕受傷害的心情。 

 

視訊會議安排在下午，午餐瑰拉和安彌夜去了一家有名的義大利餐廳解決。席間

看到安德烈帶著一名漂亮的女性正準備落坐，瑰拉本來想上前去打個招呼，安德



烈卻搶先一步做了個手勢，讓他別過去。看來應該是怕自己和彌夜搶了他的風

頭。當然，瑰拉才不管他呢。 

午餐進行得十分愉快，尤其瑰拉還不斷試圖與安德烈的女伴搭訕。不過叫停的並

不是安德烈，而是安彌夜。 

「真抱歉，似乎有些醉酒。」這樣說著的安彌夜將瑰拉輕輕拉進懷裡，動作溫柔

體貼。 

那位女性有些羨慕地看著瑰拉，之後又帶著愛慕眼神的看著安彌夜，恨得安德烈

牙癢癢。在安德烈未發飆前，瑰拉拉著安彌夜匆匆結帳，離開餐廳。 

「安德烈真夠小氣的。」瑰拉將外套扔到沙發上，雖然現在他是在安彌夜這裡借

宿，不過他的謹慎一向只能保持一、兩個小時，特別是在安彌夜刻意瓦解他心防

的情形下，所以只要艾莉婭沒有出現，他基本上已經將這裡當成自己的地盤。 

「嗯……我想他只是有點獨占慾。」安彌夜順手將車鑰匙扔在桌上，然後心虛地

看了瑰拉一眼，畢竟比起安德烈，他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不知道對方的話是不是

意有所指。「畢竟，愛情的世界是容不下第三者的。」 

「噢，你說的也對。」瑰拉聳聳肩，一副事不關己的口氣，「如果所有人面對愛

情的態度都能寬容一點的話，那麼紐約的情殺案件至少可以減少一半。」 

「說起來，」不想再繼續這個話題，安彌夜清清嗓子開口，試圖轉移情人的注意

力。「安德烈的情人很多嗎，我好像每次都看到他帶著不同的女人。」 

「那傢伙呀，哼……」瑰拉撇撇嘴，「用『放蕩』來形容他的私生活，再適合不

過了。」 

「有這麼嚴重嗎？」安彌夜倒不是真的好奇，只是覺得瑰拉談論起某人的表情十

分可愛。 

「沒錯，那傢伙濫交過頭了。」瑰拉抱怨著坐到安彌夜的身邊，很高興向他提起

自己的朋友。「安德烈外表長得不錯，我有一陣子希望他進軍演藝圈做個明星或

者模特兒，畢竟他應該挺適合的……可是那傢伙一直拒絕，後來我想，去給人當

小白臉的話，他應該也能勝任，結果也被他否決。每天約會的女性都那麼漂亮，

又那麼會花錢，我的荷包一直在失血……」 

安彌夜一邊喝茶，一邊傾聽他的控訴。午後的陽光溫柔地灑落在客廳裡，顯得那

麼溫馨，幾乎讓他產生一種幸福的錯覺。 

他看著身邊的情人金色的髮絲就像是陽光織就，那雙令人無法轉移視線的藍色眼

眸，比水晶還精緻美麗，閃耀著迷人的光彩。 

此刻他正斜靠在沙發上，滔滔不絕地控訴他的室友是多麼有異性沒人性地壓榨

他，一家老小的生計全落在他的肩上，他是多麼的辛苦、壓力多麼大，幾乎可以

排進紐約十大悲情人物。 

「可是他們偏偏不知道節制……」瑰拉忽然靠近他，將手輕輕地按在他的肩膀

上，「你說我是不是很辛苦？」 

看著對方無比認真的面容，安彌夜十分誠懇地點點頭，「是很辛苦。」 

「你有什麼好建議嗎？」瑰拉用一種期盼的目光注視著他，那雙藍色眼珠漂亮得



讓人無法呼吸。 

「……殺了安德烈和麗芙？」於是，安彌夜茫然地回答。 

「什麼？」瑰拉叫了起來，「當然不行！我的天，你怎麼會有這麼可怕的想法！」 

安彌夜鬆了口氣。還好不是要他去殺了他們，安德烈倒是無所謂，但麗芙死了的

話，他以後就喝不到她煮的咖啡了。「那我有什麼地方能幫你的？」 

瑰拉很想將答案直接告訴他，但又露出一副難以啟齒的樣子。「你……嗯……好

像從洛杉磯回來之後，就沒找我做過顧問工作？」 

雖然他打算在這裡住一段日子，但是占夢館的開銷問題還是要顧，所以就算有些

厚顏無恥，還是硬著頭皮說出來。 

那雙彷彿深潭一樣不見底的黑眸出現一絲笑意，男人修長而柔軟的手指落在臉頰

時帶上他的體溫，讓人覺得十分安心。「我想工作很快就會有了……」 

安彌夜還沒有說完，會議室的門「砰」的一聲被由內推開，穿著黑色蕾絲洋裝的

艾莉婭走出來，看著兩人曖昧的動作撇撇嘴，哼了一聲。「喂，開會了，快進來

吧！」 

第二章 逃亡的預感 

會議室空間很寬敞，單調的大理石磚鋪滿地面，牆上掛著一大片螢幕，中間是一

張會議桌，桌上乾乾淨淨，沒有任何東西，就像這間會議室給人的感覺，沒有一

絲多餘的裝飾。 

他們走進去後，艾莉婭輕輕關上門，從牆上取下遙控器打開螢幕。 

螢幕被切割成十二個畫面，分別出現十二個人，毫無例外的，他們的背景是一片

毫無生機的白。 

安彌夜讓瑰拉坐在自己身邊，瑰拉乖乖地坐下，想像著安彌夜出現在螢幕裡的樣

子，應該也是孤零零的一道身影吧。 

「彌夜，午安。」最先說話的是正中間的人。 

那是一個大約十七、八歲的少年，就人類的外表而言，也許可能更小一點，不過

此時此刻，卻表現出一種冷漠和俐落的感覺。 

他和安彌夜一樣，有雙漆黑的眼睛，比安彌夜要長得多的黑髮，懶散地披在肩上。

他穿著一件黑底，用金線繡出精緻花紋的唐裝，正坐在椅子上與安彌夜打招呼。

他的聲音十分冷淡，雖是問候，卻沒有一絲情緒起伏。 

「好久不見，煌。」安彌夜則溫柔地回應。 

煌有一張精緻到令人目不轉睛的臉，看起來應該是個東方人，他彷彿沒有看到瑰

拉和艾莉婭，只是對安彌夜說：「我已經照你的意思發出通緝……真驚訝，彌夜，

你從來不做這種事。」 

「沒有什麼奇怪的，我只是想找到那個人而已，考慮到對方也許會去別的空間，

靠我一個人的力量也需要花一些時間。」安彌夜聳聳肩。 

煌忽然笑了一下。「這是你第一次借助稽查隊的力量，真希望不是最後一次。」 

安彌夜無所謂地說：「之後的事我也說不準。有線索了嗎？」 

「有了，確切地說，我們這裡已經有人找到他了。」煌一隻手支著下巴，另一隻



手放在膝蓋上，指尖輕輕敲擊膝蓋，華美的唐裝下襬在膝蓋處抓出優雅的皺褶。

「但是找到他的人有條件。」 

瑰拉雖然不知道他們現在是在商討什麼事，但顯然稽查隊與一般階級森嚴的組織

不太一樣，似乎什麼事都有談判空間。魔神之間的相處方式比他想的和平多了。 

安彌夜似乎在猶豫要不要答應，瑰拉則好奇地掃視，在右上角的畫面裡看到以前

這裡的負責人克萊恩，這會他擺出一副很無聊的姿態。大概因為現在的話題與他

無關吧。 

這十二個人有男有女，他記得彌夜說過他除了是美國區的負責人外，還是稽查隊

的副總隊長，在他上面有個總隊長，而總隊長之下又有十一個小隊長，那麼，在

這裡的人，應該都是稽查隊的小隊長，而中間現在說話的這個少年也許就是—稽

查隊的總隊長？ 

想到這裡，瑰拉有一種窒息般的感覺。 

對稽查隊，每個隱性種族都不陌生，雖然魔神在古代一向是殘忍與任性的代名

詞，但是現在為了保護這個空間而達成協議組成稽查隊，保護這個世界不被隱性

種族所破壞。 

人類世界雖然繁榮，但是如果真與隱性種族起了衝突，這些繁榮也就只能付之一

炬。彌夜坦言過他很喜歡這個世界，而事實上，人類世界對異世界的種族而言的

確挺受歡迎的，就曾經有意識界的填埋者為了成為長壽一點的人類，不惜與艾爾

斯進行交易，幸好他和彌夜介入得不算太晚，沒讓更多無辜的人成為犧牲者。 

「一個亡靈法師而已，用得著你這樣嗎？」說話的是一名身穿紅色晚禮服的女

性，外表偏向東歐人，此刻正用一副不屑的語氣道：「就算再怎麼厲害，他的本

質也還是人類，犯得著發出稽查隊的通緝嗎？更何況他做的事並沒有觸犯我們的

『規則』。」 

「的確沒有。」安彌夜接過她的話說，「但是比這個更惡劣，我已經決定要拘捕

他，希望你們能幫忙。」 

那名女性聳聳肩，忽然笑起來，「你還是第一次說這樣的話呢，我跟總隊長一樣

驚訝。」 

那個叫「煌」的少年果然是總隊長啊！這真的是稽查隊高層的會議，希望他們沒

有看到自己。瑰拉衷心祈禱，讓一個黑暗氏族參加他們的會議，會不會讓他們覺

得是侮辱？ 

「彌夜，很抱歉……」右下角的螢幕畫面上，一個銀髮男人忽然開口道。 

瑰拉的視線轉移到他的身上，那是一個非常英俊的男人，穿著深藍色西裝，眼神

憂鬱而深邃。「得知那個亡靈法師的下落之後，我本來是想直接與你聯絡，但是

洛娜……我的副官，堅持要與你調查一個隱性種族……」 

「她要和我一起調查一個隱性種族？」安彌夜不悅地皺起眉。 

看來任性又囂張的副官並不是只有艾莉婭一個人啊。 

瑰拉若有所思地看了艾莉婭一眼，後者則狠狠瞪他一眼。 

之後的討論都是一些很瑣碎的事，比起瑰拉的好奇，其餘的魔神都興致缺缺，在



煌宣布散會後，瑰拉還能聽到一兩聲歡呼，他能肯定，有一聲是克萊恩發出的。 

「那個總隊長是東方人嗎？」瑰拉在走出會議室後好奇地問。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那麼好奇了。」殿後的艾莉婭關上門的同時，用陰森的

口氣說。 

瑰拉愣了愣，立刻向安彌夜尋求幫助。 

安彌夜將他拉到自己的懷裡，對副官警告，「別嚇他。」 

艾莉婭扁著嘴看瑰拉靠在上司肩膀上朝自己扮了個鬼臉，冷哼一聲，轉身走開。 

「對了，你們剛剛是在說什麼，那個煌真的是總隊長嗎？」瑰拉抬頭問。 

「嗯，煌就是稽查隊的總隊長，」安彌夜輕輕地點頭，「而我們在說的事就是通

緝亡靈法師艾爾斯。」 

瑰拉的身體僵硬一下，雖然剛才有聽到他們反覆提起亡靈法師，但並不確定他們

說的就是艾爾斯。畢竟艾爾斯雖然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但都是假他人之手，之前

幾個與他有關的案子都是這樣。 

換言之，按照稽查隊的規則，艾爾斯並未犯規，稽查隊也就沒有理由通緝他。 

「可是為什麼？他……」瑰拉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盡可能的平靜，但說出口後才

發現聲音十分乾澀。 

「誰說稽查隊一定要按規則辦事？」安彌夜露出一抹安撫的笑容，低頭吻了吻他

的唇，上面傳來一絲暖意，這才讓瑰拉感覺到自己的唇有多麼冰涼。 

「彌夜？」 

「魔神制定的規則是用來讓別人遵守的，而我們……」安彌夜再給他一吻，溫暖

他因為害怕而僵硬的身體。「我們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可以了。」 

瑰拉忽然湧起一陣強烈的不安。艾爾斯對他來說一直是想要迴避的存在，他對他

又憎恨又畏懼，所以寧可遠遠的避開。他算計不過艾爾斯，就力量來說，他也不

是他的對手。 

這樣的艾爾斯，卻因為彌夜的私心而陷入無法脫身的困境。 

他能夠感覺到彌夜對他的在乎，但是一個對他而言不可匹敵的仇人，彌夜都能輕

鬆布下天羅地網對付他，如果有一天彌夜對他不感興趣了，那麼…… 

沒注意到瑰拉的異樣，安彌夜的手指輕輕撫過對方金色的髮絲，那種感覺彷彿握

住了一束陽光一般，他從瑰拉的唇上一直親吻到他的髮絲，對方似乎因為他的動

作而放鬆下來。 

要將那個亡靈法師從瑰拉的世界中徹底拔除，只剩……這一步而已了。安彌夜的

手指輕撫著情人的金髮，他要讓那雙藍色眼晴只看著他就好。 

安彌夜忽然想起在意識界第一次見到瑰拉的情景。那座荒廢的宮殿，到處是月光

一般的蛛絲，支撐著馬上要崩塌的建築。那裡一片荒蕪，就像他那雙眼睛一樣，

什麼也沒有，即使在微笑時，還是什麼也沒有…… 

那個人失去視力，坐在王座上面無表情地看著他，沒有思想也沒有感情，卻異樣

地誘人，儘管只將他當做食物，但是那一刻，他第一次明白何謂情慾，他渴望得

到他，渴望到身體發痛。 



他知道瑰拉已經對他逐漸放下戒心，對他有某種程度以上的依賴，但還不夠，這

隻可愛的蜘蛛只要嗅到一點點危險就會又縮回去。 

黑暗的、無比恐懼的過去占據了瑰拉大部分的心，那些從不曾被碰觸的傷痕，即

使到現在也未曾對他敞開。他曾經說過願意等待瑰拉自己說出來，但現在他發現

自己無法被動的等待下去。 

 

「咦，瑰拉呢？」艾莉婭走進客廳時，只看到上司在抽煙，而不見那隻蜘蛛的蹤

影。 

「回占夢館了，剛才安德烈打電話來說有幾位客人找他。」安彌夜將煙捻熄在煙

灰缸裡，轉而拿起茶杯喝了口茶，「聽說是幾個可愛的女孩。」 

「噢，你不擔心嗎？」艾莉婭趴到沙發背上說：「在我看來，那隻蜘蛛可喜歡搭

訕女孩子了。」 

「如果貓去逗一隻老鼠，妳會覺得他們之間有感情嗎？」安彌夜懶洋洋地道。 

艾莉婭愣了愣。「你是在指你和那隻蜘蛛的關係嗎？」 

這本來是一句嘲諷的話，反正她也說慣了，但是這會上司卻回過頭，露出一抹柔

和的微笑，「妳說什麼？」 

察覺到說錯話，她立刻改口。「區別在於，人類不知道他是一隻蜘蛛，而你知道。」 

「妳說……是我太著急了嗎？」安彌夜重新靠回沙發上，指腹摩挲著光滑的瓷

杯，「也許我該讓他自己把他和艾爾斯的過去說出來……我太沉不住氣了嗎？」 

在更久以前，艾莉婭被冠以暴躁之名—不過那是對領地裡的隱性種族而言，而非

對自己的魔神一族。 

她輕輕咳了一聲，「老實說，你要是喜歡他，為什麼不用直接一點的手段？雖然

在所有魔神中，你是最……寬容的。」 

「是嗎？」安彌夜偏過頭，「我不知道別的魔神是這樣說我的……我只是覺得自

己不想再等了，也許沉不住氣的排名，我會是第一呢。」 

「那倒不用擔心，克萊恩肯定排在你前面。」艾莉婭聳聳肩說：「他就是為了追

情人而和你換了地區……和副官。」 

「妳在怪他嗎？」 

「沒有。」艾莉婭口是心非地搖頭，讓自己看起來和平常一樣，但抬眼卻發現上

司根本沒有在看她，她微微鬆了一口氣，「我幹麼怪他，他想怎麼樣那是他的事。」 

「我第一次見到妳，」安彌夜忽然說道，「是在很久之前的一場會議上，克萊恩

帶著妳一起來的。」 

艾莉婭一怔，然後繞到沙發前，在上司身邊坐下來。「也沒有很久，五百多年的

樣子，他就是那時候注意到你的副官的。」 

安彌夜笑了笑，「他可是等了五百多年。」 

艾莉婭沉默下來，旋即嘆了口氣。「因為是魔神啊，普通的生物可是等不了那麼

久的。」 

「我來這裡的時候，克萊恩讓我好好照顧妳。」 



艾莉婭輕哼一聲，「我又不是小孩子。」 

「對克萊恩來說，妳是很重要的妹妹，」安彌夜將茶杯放在茶几上，「他重視妳，

轄區的負責人本來就不能任意更換，加上卡著放心不下妳，他也沒有十分積極申

請調動，才拖了五百年。」 

艾莉婭低下頭，用手輕輕握住頸間的十字架。「可他還是走了呀。」 

「妳……要不要去克萊恩身邊？」安彌夜頓了下問。 

艾莉婭偏著頭，笑起來。「總隊長不會答應的，上回克萊恩的事已經讓你出面了，

這回絕對不會再讓步。」 

「只要妳想去，我就能幫妳。」安彌夜側過頭看著她，「除非妳不想。」 

「我想去……」艾莉婭咬唇說：「什麼條件？」 

「剛才的會議內容妳也聽到了。」安彌夜語氣溫和，「有名副官要來我們這裡尋

找一個隱性種族，妳想辦法把關於艾爾斯的資料從她身上拿過來，並從她口裡套

出那名亡靈法師現在的位置，我不想有別的地區的人插手到我的事情裡。」 

「……那樣你能保證我可以調過去？」 

艾莉婭的懷疑不是沒有道理。克萊恩是她的哥哥，由於在那次的會議上喜歡上安

彌夜的副官而展開瘋狂的追求，之後雖然那名副官也接受了克萊恩的心意，但遠

距離戀愛難以維繫，他們想調到同一地區，卻過不了總隊長那一關。最後由安彌

夜出面說情，總隊長這才同意將克萊恩調去東方國家，而安彌夜則來到美國。 

相較轄區負責人的調換，只要雙方願意、總隊長同意就行，副官轉調就困難得多，

因為副官負責的事太雜太廣，包括與人類政府打交道、管理轄區隱性種族的種類

以及應付突發事件，所以副官一直是不允許調離原本轄區的。這也是為什麼不是

安彌夜的副官調過來，而是讓克萊恩與安彌夜調換轄區。 

「難道你已經找到人頂替我的位置？」艾莉婭忽然問。 

「沒錯。」安彌夜十分坦率的回答，「所以這件事妳幫我辦成了，我就讓妳過去

克萊恩那裡。」 

「你到底……怎麼打算？」艾莉婭皺著眉問，「你想從這件事裡得到什麼好處？

這麼大費周章。」 

「艾莉婭，就算是魔神，也有要努力才能得到的東西啊。」安彌夜微微一笑。 

「哼，算了，隨便你怎麼樣吧。」她站起來，「我會去找那個人，之後的事你自

己決定吧。」 

她看了上司一眼，他正在將杯裡剩下的茶喝掉，目光幽遠，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我走了。」她說了一聲便離開了。 

 


